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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与诗学史的互释

叶跃武

摘　 要： 《形影神》是陶渊明著名的组诗。 其内涵不仅呈现于形、影、神所代表的人生观，还蕴含于三者所具有的情感类

型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价值关系。 该组诗在中国哲学生命主题上的典型性和综合性，陶渊明及其诗歌在中国精神史上的

深远影响，以及中国诗学以情志为本的传统，这三个方面决定《形影神》具有用以观照诗史和诗学的价值。 它呼应着汉魏

两晋诗史所呈现的不同生命主题，并有助于理解这些生命主题之间的结构性关系。 它同时提示，在一般认为的“言志”
“缘情”两大情性类型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同倾向的情性类型，即庄玄影响下的适性情感。 从唐宋诗人创作旨趣的选择

中，也能看到《形影神》所蕴含之情感价值序列的影响。 诗史与诗学反过来可以促进对《形影神》之丰富性的理解，并印

证它所蕴含之生命主题及其价值区分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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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影神》是陶渊明著名的组诗。 前贤对之已有深

入研究，不仅从内证的角度讨论形、影、神的含义①，也有

从艺术层面分析这组诗的别致之美②。 陈寅恪从史学入

手论证其学说脉络③，逯钦立则指出它与佛教的关系④。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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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志熙先生一方面用它观照陶渊明全部诗作⑤，另一方面

将它提升到思想史的高度进行定位⑥。 本文试图从诗史

和诗学的角度，探讨《形影神》所蕴含之生命主题及其价

值区分的典型性。 同时又用《形影神》蕴含的思想和思维

模式来审视诗歌史和诗学史。

一、 《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

内在关系模式

　 　 陶渊明组诗《形影神并序》全文如下：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 故

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 好事君子，
共取其心焉。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草木得常理，霜
露荣悴之。 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 适见在

世中，奄去靡归期。 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
但馀平生物，举目情凄洏。 我无腾化术，必尔不

复疑。 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形赠神》）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

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

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胡为不

自竭？ 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答形》）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 人为三才中，岂

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既

喜同，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
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

复数。 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
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 纵浪

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

虑。 （《神释》 ５９—６７）

这组诗的主旨是如何面对生命的有限性。 三首诗都

言及长生无望与死之必然。 “形”采用及时行乐的方式，
“影”代表对身后功名的追求，“神”则试图做到不以生死

为怀。 陶渊明这种形影神的思想是“魏晋生命思潮中最

有代表性的三种生命观： 即物质主义生命观、立名不朽生

命观和自然体道生命观”（钱志熙 ３１４）。 神仙长生乃至

来世的生命观，是这组诗的靶子，是被彻底否定的。 所以

这组诗实际包含四种生命观，即在以上三种生命观之外，
还存在一种当时众生所追求的，但在陶渊明看来并不可

行的永生生命观。 因为它不属于陶渊明正面考虑的对

象，所以本文存而不论。 《形影神》这三种不同的处理人

生的方式，直接体现为有差别的人生境界⑦： 一是以饮酒

纵欢为典型的及时行乐，这个阶段的人处于自然或功利

的境界；二是以建功立业为归宿的人生追求，这是道德的

人生境界；三是任运自然以求得当下超越，这是天地

境界。
但这组诗所蕴含的思想，并不仅限于它在文字上的

表述，还同时存在于各诗之间所呈现的相互关系。 这种

关系的基本框架如下：
一、 认知上的划分。 只有存在对不同人生观的认知，

并进行区分，才有形、影、神之相互对待的命名。
二、 价值上的区分。 “神”显然被认为高于形与影，

而影也高于形。 相应地，在陶渊明看来，它们所代表的生

命观也存在高下之别。
三、 情感体验之差异。 形的“举目情凄洏”，影的“念

之五情热”，这些都是不得满足而心生凄苦。 既然有缺失

之苦，就会有获得后的欢喜，例如饮酒纵乐之欢娱。 这种

苦与喜正是情感的正负二端。 但它们却是神所要放下的

对象：“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排斥“惧”也排斥

“喜”，它所向往的是“百情远”（陶渊明 １２５；“连雨独饮”）
的平和。 这种平和之乐可以称为“天乐”。 它不同于获得

名利时的欢乐。 后者是一种得失之乐。 陶渊明就是想

“忘怀得失”，追求一种“欣然” “晏如” （５０２；“五柳先生

传”）的生活。
四、 逻辑上的递进。 这组诗内在地蕴含着影高于形，

神高于影的递进判断。 这是逐层深化的思辨，显示出探

究、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进路。
五、 互有区别但又同依共存。 赠与答之间是一种对

话，而不是单纯的提问与回答。 对话即意味着内心的矛

盾。⑧分而观之，三者有种种区别。 合而观之，三者实为内

心矛盾之外现。 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 形影之间是

“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 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神与形影之间是“与君虽异

物，生而相依附。 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
以上是这组诗蕴含的思想及其思维模式。 可见《形

影神》是陶渊明对其人生内在矛盾的综合书写，凝结着诗

人对人生的全面观照和反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深刻的

思辨性以及复杂的关系内蕴。 因此，陶渊明的“全部文

学，都可以纳入形、影、神三种境界，而三种境界之间又是

依存、转化的关系” （钱志熙 ３１９），具体例子将在后文

提及。

二、 《形影神》与汉魏晋诗史之呼应

《形影神》的三种人生境界，不仅适用于概括陶渊明

诗歌的生命主题，也在一定层面上可扩大适用于汉魏两

晋诗歌。 它之所以能具有观照诗史的意义，是基于中国

传统诗学中“修辞立其诚”（《周易正义》卷一，２７）以及诗

歌“吟咏情性”的观念（详后）。 这样的诗歌具有强烈的自

传色彩，其人生境界自然也就影响诗歌情调，成为诗歌精

神旨趣。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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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关于成仙的创作。 《形影神》诗中反复强调长

生之不可行：“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 （《形赠影》）
“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 （《影答形》） “老少同一死，
贤愚无复数。” （《神释》）汉魏诗歌中也大量描写仙人世

界，如汉乐府《董逃行》《艳歌》对神仙天国的向往，又如曹

操《精列》《秋胡行》以及曹植、阮籍等诗人对仙人在我等

世人身上之可行性表示悲观、质疑，至于两晋之交仍有郭

璞《游仙诗》。 这些都是陶渊明这组诗的背景。 陶诗就是

从提出生命之有限性以及成仙之不可能入手。
《形赠影》从天运时序、山川草木写起，接着感慨人生

之有限，最后落归于以饮酒为典型的寻欢纵乐。 这种感

物起情的情景与及时行乐的思想，是汉魏两晋惯用的题

材和主题，《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 如《古诗

十九首·驱车上东门》：

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 白杨何萧萧，松
柏夹广路。 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 潜寐黄

泉下，千载永不寤。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万岁更相送，贤圣莫

能度。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 （逯钦立辑校，上册 ３３２）

无论是饮美酒还是华装丽服，都是行乐的代名词。 由时

序引起人生短暂之叹，最终诉诸及时行乐，这与《形赠影》
何其相似，甚至对神仙长生的否定也如出一辙。 《古诗十

九首》中反复发出人生有限、短暂这一感慨：“人生天地

间，忽如远行客” （逯钦立辑校，上册 ３２９； “青青陵上

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上册 ３３０；“今日良宴

会”）。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上册 ３３２；“回车驾

言迈”）。 诗人在面对人生无奈时，便发出及时行乐的呼

喊：“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

等期”（上册 ３３３；“生年不满百”）。 这是人作为生物最本

能的需求。 这类诗歌的情感往往是悲伤的，它同于《形赠

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情凄洏”。 当然也有满足之后的欢

乐：“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 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

洛。 ……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 （上册 ３２９—３３０；“青
青陵上柏”）。 这里所写便是及时行乐的表现，比“饮酒”
这单一的举动更为生动、丰满。 这是自然人的人生境界。
同样在这一层面的，还有其他许多一己之休戚。 陶渊明

诗集中就写及多种忧伤情境，有亡故之悲（如《悲从弟仲

德》）、贫寒之苦（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
但诗人们并不是都沉溺于及时行乐，也有激发起立

德建功以不朽的高亢情怀。 《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

迈》：“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

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上册 ３３２）。 至于郦炎

《见志诗》：“陈平教里社，韩信钓河曲。 终居天下宰，食此

万钟禄。 德音统千载，功名重山岳”（上册 １８３）。 这些都

表达了对建功立业的向往。 这种追求在建安诗歌中达到

高潮，以曹操、曹植父子为代表。 曹植有《鰕 篇》 《白马

篇》致心于建功立业，尤其《薤露行》一诗：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 人居一世间，忽
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怀此王

佐才，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
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氏删诗书，王业粲

已分。 聘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逯钦立辑

校，上册 ４２２）

这首诗与《影答形》有神合之处，它们都提到人生短暂，然
后应以功业为归宿。 上引《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亦
复如此。 它不仅是功业之心的书写，对社会之动荡、百姓

之遭遇的描写，也是这样一种社会关怀的体现。 曹操的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上册 ３４７；“蒿里行”）便是例

子。 建安七子之一徐干说：“故司空颖川荀爽言之，以为

古人有言，死而不朽，谓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

立言。 其身残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 （徐干，“夭寿”
２６５）。 这些便是《影答形》中的“立善”———对后世之名的

追求。 这从陶渊明诗中能看到，如他对先师先训的敬意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对祖辈功绩的尚想（《命
子》），以及对“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陶渊明，“饮
酒”其十六 ２７１）的自我写照等。 这种“善”是建立在儒家

式的不朽观，也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基础上。 所以“立
善”是超越一己之悲戚的情感类型，是伦理化的情感。

魏晋玄学在建安之后兴起。 它继承易学老庄，把思

考人生的视野，从眼前的个人苦乐甚至社会之治乱（往往

表现为个人的功业之想）中解脱出来，直接置于天地之间

的运化之中，即把人放在天地大道之中进行思考。 这种

视野下的人们往往追求人生的适意。 嵇康《赠兄秀才入军

诗》第十四首（上册 ４８３）中的许多情境，让人联想到陶渊

明诗文，如“目送归鸿”与“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
其五 ２４７）；“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

不惧”；“嘉彼钓叟，得鱼忘筌”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

意会，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 ５０２）。 该诗表

达的清虚情感，便是它对诗歌史影响最大的方面之一。 那

种“委运”的人生观，王羲之在《兰亭诗》中有进一步发挥：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 陶化非吾因，去
来非吾制。 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 有心未

能悟，适足缠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
（逯钦立，辑校中册 ８９５）

“任所遇”就是“委运”，从而达到“即事多所欣”（陶渊明，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２０３）。 兰亭集中所写的诗

歌，就是这样一种人生态度的表现。 它表现山水以及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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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道，然后达到“畅”———这便是“不喜亦不惧”的情感

状态： 既没有获得的激动，也没有失去的害怕和悲伤。 这

种生活方式在陶渊明诗中便是后世所重视的田园生活，
其代表作就是体现“神”之境界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

兮辞》以及《归园田居》诸作。
以上是汉魏诗歌传统中的三种流脉。 从诗史之角

度，这不仅是《形影神》生命观之呼应，同时也是陶渊明整

体诗歌写作的背景、渊源与传统。 同时这三种流脉，对于

理解陶诗在后世的经典化接受，具有参考意义： 陶诗之所

以被后人奉为圭臬，不单单由于其艺术之高古，因为《古
诗十九首》、建安诗歌同样如此，而且是由于陶诗所呈现

的生命哲学，即陶诗既具有艺术境界之高妙，也体现出生

命境界之超逸。 换言之，不仅陶诗是艺术典范，“陶渊明”
也是人生典范。 后者便是魏晋诗歌传统中其他二脉的作

者所不可比拟的。

三、 《形影神》与汉魏晋诗学之观照

中国诗学往往是基于诗史的总结。 下文所论的诗学

观念，即是基于上文的诗歌史实。 但本部分不是单纯对

前文诗史的诗学总结，而是意在通过条列这些诗学观念，
并将之放在《形影神》的视野中进行观照，发现魏晋期间

被遮蔽的诗学思想。 上文所论《形影神》生命主题与汉魏

晋诗史的呼应，即是《形影神》用于观照诗学之有效性的

保证。
中国古代诗学常以深厚的生命体验为诗歌之基础。

这种生命体验被称为情志、情性或性情，如：

挚虞《文章流别论》：“夫诗虽以情志为本，
而以成声为节。”（严可均编 １９０５）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诗者，持也，持人

情性。”（６５）
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

摇荡性情，形诸舞咏。”（１）

从《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到屈原的愤懑抒情和司马

迁的发愤著书，再到《诗大序》的“吟咏情性”，乃至《礼
记·乐记》的物感论，都是讲诗是个体生命内在情性的表

现。 这是从发生论上确认诗歌，同时也认定诗歌之功能

是释放人的情感。 但古代思想家对写入诗中的情感，并
不是没有规定和限制的。 《诗大序》就诗歌的社会功能，
强调对所抒发的情感进行选择、节制，即“发乎情，止乎礼

义”。 “礼义”一方面是对情的节制，另一方面也是对情的

选择。 这被称为“诗言志”。 《尚书·尧典》中“诗言志”
的“志”并没有严格规定性，相当于情感。 《诗大序》”中

的“志”则成为一种与礼义捆绑的情感。 后世诗学中存在

从诗教到建功立业的外延延伸。 但无论是诗教还是建功

立业，其关联点都是为国、为君、为民，是一种群体关怀的

情感。
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总站在群体的立场，尤其随

着意识形态控制的松懈，他们有时也只是抒发个人日常

生活中的情思，无关大局。 前举《形赠影》中所表现出的

悲伤和及时行乐的欲念，当然也包括汉魏诗歌中宴饮游

玩之欢乐，便是属于这种自然情感。 《古诗十九首》中伤

逝、相思等作品亦是如此。 陆机把基于个人情感而抒写

的诗歌创作行为，概括为“诗缘情” （２２；“文赋”）。 后世

在接受过程中，将“诗缘情”与“诗言志”视为相互对待的

两个诗学传统。 纪昀说：“知‘发乎情’而不必其‘止乎礼

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 （纪昀，卷九；“云
林诗钞序”）。 从相互区别的角度看，诗言志侧重于伦理

化的情感，诗缘情偏重于个人日常的喜怒哀乐。⑨这两者

都是从情性本体角度对西晋之前诗歌的概括。 诗言志的

阐释主要是在儒家文化语境下进行的，诗缘情则更多地

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生命体验。
魏晋玄学影响下的诗歌创作，则是用诗歌表达生活

中对大道的体悟和感受。 就像言志诗观基于儒家理论，
这种体道重自然的诗观，则建立在玄释基础之上。 这种

诗观也是对情的节制。 它有大量涤除“情累”之说，如许

询《农里诗》：“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 （逯钦立辑校，
中册 ８９４）。 湛方生《秋夜诗》：“情累豁焉都忘” （中册

９４６）。 这种节制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情感类型的选择：
感伤悲哀之情被排除出去；二是对情感强烈程度的控制：
对激烈的情感轻而远之。 所以这类诗歌的情感，在程度

上是平和的，而不是激烈的；在性质上是愉悦的，而不是

悲伤或者狂喜的；在类型上是超越的，而不是一种生物本

然的。 正如前文所言，是一种“晏如” “欣然”的情感。 它

既不同于诗言志之家国情怀，也迥异于个人日常的喜怒

哀乐。 它在诗学史上的还缺少权威的命名，或许白居易

“咏性不咏情” （白居易 ５０２；“祇役骆口驿喜萧侍御书

至……”）的“咏性”可以聊备一说。
以上三种情志诗学观念，既是基于诗歌创作的总结，

也与形、影、神的人生境界相契合，换言之，它既有传统生命

主题的基础，也有诗歌史上的依据。 现代学者论及中国传

统情志诗学时，基本上只提到诗言志和诗缘情，并将之视

为中国诗学的两大情志本体。 上论庄玄影响下的情志观

念，却往往被忽略。 但形影神所彰显的传统文人精神结构，
以及汉魏晋诗史的三种流脉，都表明： 在诗言志与诗缘情

之外，还有另一种情志观念的存在，它可与前二者构成既

相关联又有区别的三大情志本体。 这三者都有自己的文

化依据，表现着不同的人生境界，有自己的诗歌流脉和经

典诗人诗作。 这是以《形影神》观照诗学史带来的启发。

四、 《形影神》在唐宋诗史与诗学的回响

《形影神》及汉魏两晋诗歌三种流脉所彰显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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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形影神》的生命主题及其与诗学史的互释

和生命旨趣，既依托于人之自然体验，也依托于作为传统

文化主体之儒、道、释的人生理念，因此也成为中国传统

社会主流的三种人生观，符合中国文士心灵的内在结构：
他们首先是生物性的社会人，有难以灭除的七情六欲；他
们胸怀上讽下教的愿望；他们也哲人般地思考人生的内

在超越。 这种特征在儒释道走向融合后的文人身上尤为

显著。 所以，这三种诗歌流脉在后世被不断地书写。
唐宋诗歌创作也呼应着《形影神》所呈现的生命主

题。 生离死别、伤春悲秋、仕途失意、宫怨闺情、饥寒之苦

等表现日常喜怒哀乐的诗作，俯拾皆是。 唐代文人又普

遍受到儒家入世进取精神的鼓动，以家国为怀，建功立

业，济世劝俗，陈子昂的《感遇》、盛唐边塞诗、杜甫的“诗
史”、元结的《系乐府》、白居易的讽谕诗即为典型。 与儒

家鼎立而行于时的道家道教以及佛禅，也深刻影响了诗

人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情趣，王绩、王维、孟浩然、储光羲、
韦应物、柳宗元、白居易等诗人，都有描写田园、山水或日

常生活而显得极为淡泊、恬适的作品。 此诗脉多受到陶

渊明“神”之人生追求的浸润。
虽然诗歌史之脉络有三，但唐人在进行诗学评论时，

却多资鉴于诗言志和诗缘情这两大传统诗学观念。 其最

典型的就是用以雅颂为正声的诗教观批判屈骚以来的感

伤、绮靡之作。⑩陶渊明田园诗所代表的一脉诗歌，缺少情

志诗学上的权威话语，它要么被直接忽略，要么只是被单

独谈论。 如南北朝时期，当时沈约、萧子显、刘勰等便从

诗学上直接忽略陶渊明，而钟嵘谈论陶渊明时还重视其

左思风力、风华清靡。 萧统极其喜爱陶渊明，但却只是就

陶论陶。
直至中唐时，白居易才改变这种局面。 白氏深受陶

渊明影响，诗文中有一百多处言及陶渊明及其诗歌相关

意象。 白居易早期在分类其古体诗时，便特标出“闲适

诗”一类，以情感平和淡适为特征，并引陶渊明和韦应物

为知己。 白居易用“文思高玄”指称陶渊明的田园诗，又
用“高雅闲淡” （３６０；“题浔阳楼”）概括韦应物的恬适之

作，而在论及自己“思澹词迂” （２７９５；“与元九书”）、“淡
无味［……］拙言辞”的闲适诗时，更叹息道：“苏州与彭

泽，与我不同时”（３３１；“自吟拙什，因有所懷”）。 苏州即

指韦应物，彭泽指陶渊明。 但白居易在诗学上的意义，还
在于将表现“独善之义”的闲适诗，明确区分于寄托社会

关怀的讽谕诗以及抒发日常悲愁的感伤诗，同时表示重

视讽谕诗、闲适诗，而轻视感伤诗。 这种古体诗三分类法

及其价值判断，都暗合于《形影神》的精神结构和基本价

值判断。
宋代的诗歌创作是从对前代典范的选择中开始的，

经白居易、贾岛、李商隐、韩愈，最终确定为杜甫和陶渊

明。 杜诗才力雄深，陶诗天然妙成，这种艺术魅力固然是

选择的依据，但两位诗人的人格高度，或许才更为关键：
宋人嘉许杜甫“一饭未尝忘君” （苏轼 ３１８；“王定国诗集

叙”），追慕陶渊明的体道自适。 杜诗呈现的家国情怀正

契合“影”的境界，而陶渊明田园诗所代表的乐道精神，自
是“神”的境界。 这种对诗歌典范的选择，其实也是宋人

对自我人格的期许。 宋代文人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的
人格境界，它根植于宋代新儒学。 后者立足于现世道德，
援引佛、道，阐释心性与天道的内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

系。 此心性向社会之发用，即是兼济天下的担当，向个人

之显用，便是独善其身的自适。 进退皆不失其道。 宋人

还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 其诗歌创作、诗学观念与人格

追求，往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例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

等，既是著名诗人，其诗论也影响深远，同时还是当时的

人格典范。 所以在“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规范下，宋代

诗歌也以表现家国情怀与体道自适为典型。 他们批判

“悲哀为主”的五代诗坛，认为“文章尤忌数悲哀” （王安

石 ６２７；“李璋下第”），提倡穷处之际也“慎勿作戚戚之

文”（欧阳修 ９９８；“与尹师鲁书”），这显然呼应着《形影

神》中将一己日常之休戚置于价值底端的判断。 但宋人并

没有将之彻底从人生、从创作中消除，而是将这些感伤缠

绵之情，倾吐在被视为诗余的词调中，因为它是人之为人

难以避免的现实感受，换言之，“形”“影”“神”虽彼此冲突，
甚至可以人为地分出高下，但却难以取此舍彼。

综论以上，《形影神》蕴含着中国传统最具典型性的

三种人生价值观及其相互间的价值判断关系。 这三种价

值观正契合中国传统文士心灵的内在结构。 所以，在以

情志为本的中国诗学传统中，《形影神》具有用以观照诗

史和诗学的参考意义。 它呼应着汉魏两晋诗史所呈现的

不同生命主题，并有助于理解这些生命主题之间的结构

性关系。 “言志” “缘情”被认为情性本体诗学的两大观

念，但《形影神》视野下的诗学脉络提示我们，还存在一种

不同倾向的情性观念，即庄玄影响下的适性情感。 这种

“三而合一”的情性本体论，既符合诗歌史实，也能更好地

理解汉语诗歌精神旨趣的多层次性。 从唐宋诗人创作旨

趣的选择中，也能看到对《形影神》所蕴含之情感价值序

列的呼应。 而诗歌史与诗学史反过来有助于揭示和印证

这组诗的内涵，进而理解陶渊明精神的宏富，理解陶诗在

后世被广为认同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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